用國際觀的視野，作在地化的服務

伊甸基金會  資發處  志工發展中心
朱永祥

伊甸基金會是台灣早期以本土化建構的非營利組織，於1982年由輪椅作家劉俠女士創立，初期服務對象大多數是中、輕度成年身障者，因宣導及權益爭取的成功，逐漸被政府及民間重視及接納。

因著服務走向社區及多元化，同時開始推展中、重度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的服務模式，服務的年齡層同時也擴大到發展遲緩兒童、高齡老人、重症身障者、高危險家庭及受災者等。
然而本著劉俠女士「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的信念，將多年在台灣的社區在地化的服務實務經驗，於1997年馬來西亞成立第一個伊甸在海外的服務據點，作為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次的嘗試。
然而這些年來針對〝在地服務〞和〝國際參與〞的討論，彷彿一直是從事本土性或是以社區發展為主體的非營利組織，在工作推展決策上的兩難與內在衝突。

其實社區工作與國際參與是一體兩面的事情，若是僅將眼光放在國際領域的連結，卻不清楚參與社區服務的操作方式，難免有力不從心，隔靴搔癢的窘境；而了解社區服務場所的需要，卻不明白現今國際上的局勢與發展，也必造成閉門造車與全球化趨勢所造成被邊緣化的危機。因此如何整合社區服務工作與國際連結發展整合，勢必成為未來台灣非營利組織在整體經營考量的重點與要素。

伊甸基金會從2002年推動公益旅行的概念，便是基於以上的因素。
伊甸推動公益旅行的沿革

2002年伊甸基金會引進在歐美推行多年的Working Holiday(工作假期)*，首次前往泰國北方的華人難民村進行重建與服務工作，對台灣當時而言那是一種新型態的休假形式，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志工服務形式。
　　(備註：工作假期的概念源自於1920年，當時法國的農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到嚴重破壞，法國和德國的青年於是組成工作營隊，幫忙重建農場。意義在於就是在工作或學校放假的期間，參與義務勞動工作，藉由工作來服務社會，並且得到休閒放鬆的休假功能。)
隨著在坊間遊學團的興盛，伊甸基金會結合時下流行與普及化，將Working Holiday(工作假期)從公益旅行的範疇轉型成為服務遊學團的型態操作。
國際志工服務的精神與本質

請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們不是上帝，也不是以協助者的高姿態進入他們當中，自以為可以在〝14天〞*的生活參與，就可以改變當地人的命運，改變自己跳脫過去被侷限的框架、對在當地工作者的喘息服務和帶來新的刺激才是最大的幫助和收穫。

(伊甸所辦理的服務遊學團出隊時間皆為14天)
摘錄於2006年夏天參與內蒙古服務隊員sunny的分享
為何內蒙的一切這樣令我難以忘懷？相片中湛藍透徹的天空、黃澄澄的屋舍、遼闊的向日葵花田、遠方隱約可見光禿禿的陰山背脊、清晨時間涼爽的令人難以抗拒的四人房、老是用白眼看人的羊妹妹們和無時不刻都在咀嚼的捲髮小羊兒們，這樣的情景搭配著村子裡大叔、大娘們靦腆卻老愛邀請我們回家的熱情、娃兒們遊戲時綻放唇紅齒白的笑靨、清晨時刻聽見大娘在廚房窸囌忙碌的聲音、雪莉總是搖尾巴前來撒嬌的姿態，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大叔、大娘疼愛我們如同自己兒女般的呵護…….雖然我們的到來是以伊甸基金會服務工作隊之名要提供在地村民服務，但主、客體異位，我原來才是全然享受到被用心款待和照顧的幸運兒呀！

懷念在的蜜瓜田裡整地和善後、鋪路時和泥濘的大作戰、喊著『就、就、就』的聲音趕羊吃草去、用葵花稈編茅坑圍籬、依傍著星空在積水的泥巴路上快速朝家訪的目標前進……這些在台灣從未做過的活兒，卻在這遙遠的西部一次體驗到了！儘管挑糞時被灑落的糞桶濺得滿鞋屎尿、鋪路時以布鞋代替壓路機，踏得鞋底開口笑、採拾爛瓜時被瓜藤和小蟲刺的滿手包，但當台灣的家人問起「你在那兒辛苦嗎？」我的回答總是「我不覺得辛苦呀！」仔細想想，有一群同伴們能彼此陪伴支持，分擔我的情緒、分享我的收穫，讓我的心靈有歸屬及安全感，與我一起同甘苦共患難…我是何等的幸運？一切肢體上的勞累實在微不足道！是的，我是真的一點兒也不覺得累呀！
星空下的真心話大冒險讓我見識到每個同伴的獨特性和真性情，聽著夥伴們勇敢、坦然的揭露自己，意外發現原來人與人相處是可以超越時間，在短短幾天內成為知己和莫逆，毫無防備及矯造的單純友誼是真實存在的。猶記得要離開份子地的前一晚，在飲下高濃度的白乾後神志意外的清晰，直愣愣的望著教室裡的夥伴，意識到這趟內蒙行已近尾聲，滿腔的不捨與離愁令我難過的放不下，那一晚的一切我會牢牢記在腦海裡的。
翻開相本，記起茅坑給我的教訓，到底茅坑內該不該放個塑膠桶，好方便收拾排泄物？圍籬的編織該不該仿照大叔，捨棄鐵絲的綑綁用另類的支撐方法？我們是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我們能為村民帶來的是哪些「有益」及「創新」的想法呢？「我們畢竟是外來者，對於村民的生活方式及習慣，好壞價值先別作評斷，要懂得先尊重！尊重當地人的智慧！」淑貞這樣告訴我。結果，「知識份子們」仍決定放塑膠桶入毛坑，並用了2/3捆的鐵絲編織圍籬！伊甸茅坑落成後，塑膠桶很快就因衛生紙的堵塞而消化不良，最後決定再撤除水桶，學習大叔的方式，讓土地直接吸收尿液，殘留的糞便再另行堆肥。茅坑的教訓讓我感受到自己知識的貧乏，一方面自以為是的想搞創新，另一方面卻無法提供以塑膠桶為主的完整配套方法。懊惱的同時另一股聲音告訴我，我們自己製造生產的排泄物其實是有高利用價值的肥料，只是我們被教導說那是骯髒、可怕的，也因而已經習慣唾棄遠離它了，但其實只要我們的觀念改變，看見它的價值所在，學會尊重並善用它，那麼我們的習慣就會跟著改變，我們的彈性也會跟著增加！所以其實糞便也有可愛的一面呢！
好啦！算算回來也一個星期多了，現實生活的步調緊湊而忙碌，我被推趕著往前踏去，沒有太多的時間再讓我回頭品嘗內蒙古的一切，但相信這一切美好的經驗都將淡淡的進入腦海深處，成為我的生命過程中，無法忘卻和抹去的一塊彩布。

